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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家沟三汊港

十个姑娘九个养

摇摇摇摇摇摇摇———民谣

陈家沟人没姑姑

三汊港人没舅舅

摇摇摇摇———就算是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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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第 一 章

知道陈毅元帅的人一定知道他的手下败将韩德勤，韩德勤可

是当时的江苏省主席，你知道他抗日战争时躲在什么地方？我说

的不是他躲陈毅，而是在躲日本鬼子。躲日本鬼子最好的地方是

水荡深处。阳楚县就是个好地方，俗话说，自古阳楚好避兵。而

阳楚最好避兵的地方就是三汊港。要不是韩德勤这个狗日的，三

汊港这个地方不亚于如今的周庄，那时小日本的飞机扔的炸弹把

三汊港的好房子还有唐代明代的石桥都炸掉了。

从三汊港这个地方再向南三里水路，那就是陈家沟了。你最

好不要把在外地方学来有关三汊港、陈家沟的流言蜚语拿到这个

地方说。如果你的嘴巴实在痒了，熬不住了，说了一个“陈家

沟三汊港，十个姑娘九个养”，你说完了你就不要说了，你看不

见当地人已经生气了，不再像刚才那样对你笑盈盈的，脸撂下来

了。你犯了忌讳了。不过你不说第二个也算作民谣的“陈家沟

人没姑姑，三汊港人没舅舅”，还不会受皮肉之苦。因为第一句

话针对的是大姑娘，谁会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承认自己是大姑娘养

的呢。

就算是对方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姑娘，对方只是会骂你，用上

当地最为难听的脏话，不过你也没事的，你根本听不懂的。对方

骂完了你又没有应战也就算了。如果你还没有把嘴巴闭上，嘴巴

还在痒，那你最好抓一把盐擦擦。你说说看，你只要一说，无论

是哪一个都可以打你的耳刮子，给你的脸上贴黄烧饼，一个又一

个，一张又一张。没有人会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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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个嘴巴作痒的外地人对一个刚从

批斗场上下来的地富反坏右（因为他手里还捧着一顶落满了唾

沫和痰的纸做的高帽子）说了第一个民谣，他见他没反应，又

说了第二个民谣，这个外地人的厄运就开始了。

他先是被这个阶级敌人打了两个耳光，是真正的有内功的既

伤皮又伤肉还伤骨的耳光，还打得那么快，简直如迅雷不及掩

耳。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嘴巴里就有盐味了，盐的咸味把他刺激

醒了。他在大街上狂叫，不得了了，阶级敌人打贫下中农！抓反

革命啊！

很多革命群众就出来了。结果这个贫下中农不但没有得到革

命群众的支持，反而饱食了一顿革命群众的铁拳。每一个铁拳都

是那么充满愤慨和仇恨。这个外地人抱着头喊，我家是五代贫

农！我是五代贫农！

但这是没用的。谁叫你嘴巴作痒的呢！最后那个外地人一下

子开窍了，他不说他家成分了，而是拼尽气力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终于他自己救了自己。

其实这个故事太远了一点，我再说一个近的。前段时间，有

一个住在三汊港人民旅社的采购员，好像天底下到处都能碰到一

条灰不拉叽的毛巾扣在黑色的人造革旅行包的采购员，他是第一

次来这个水荡深处的小镇。出门在外真是不容易呢，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日难，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人民旅社里已经有一些长住这儿的老采购员了，他们没有嫌

他是个新手，而是把他当作真正的朋友，晚上还在一起扳那二两

五一小瓶的酒，二两五，不多也不少，微醺。人民旅社的那台九

英寸黑白电视机信号又不太好。睡觉又太早了，就随便到哪个房

间聊聊吧，躺的躺，坐的坐，抽抽烟，喝喝茶，反正又没有本地

人在场，评价评价三汊港这个地方。这地方的生意不是太好做，

也不是太难做，小地方。不过这地方还繁荣过的，那是在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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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要是有条东大河，它又在两座大县城中间，过去是帆船，

或者拉纤，早上从这个县城出发，一天肯定是到不了那个县城

的，晚上行船又怕有土匪，怎么可能没有土匪呢，这个地方比沙

家浜还沙家浜呢，到处是水，是芦苇荡，草比人还多的，所以

呢，货船们都会在三汊港歇歇脚的，这就繁荣了。

后来国民党的时候又繁荣过，因为这个地方好躲日本鬼子。

也很自然地谈到了那两个民谣，还笑了好一阵子，因为微醺，也

不知道有没有嘱咐他不要在三汊港人面前说，或者就是故意没

说，他们在三汊港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见过谁说了会怎么样

的，说了一会儿，躺着的人已经在床上烀猪头了，猪头都烀烂

了。

那个采购员后来就在三汊港采购了满满一大包，再带一船舱

的浓痰、耳光、拳头回去，还差一点喝到了大坊里的“黄金疙

瘩汤”。他带走的最新鲜的“黄烧饼”是三汊港派出所王所长

的，王所长是陈家沟的人，他的婆娘是三汊港的人。作为代表，

他又在这个倒霉又活该的采购员的脸上贴了两个，左边一个，右

边一个。后来这些“黄烧饼”都熟了，都烤出芝麻香了。谁要

你碰了人家的瘸腿子呢？谁让你的嘴巴作痒了呢？

员

三汊港有一个软心肠的丫头，她小时候经常跟着奶奶去西头

的菜场去。奶奶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只是去转转，有时候空篮子

去空篮子回，奶奶就喜欢跟人家讨价还价，她最后肯定是不买

的。等奶奶一个菜场逛下来，发现这个丫头没有了。她找了一圈

后，发现这个丫头正待在臭烘烘的苗猪市场的边上看人家卖苗猪

呢。那些早上刚刚离开妈妈的白的黑的花的蜷尾巴红嘴唇的小猪

们叫啊，尖叫，还不止是尖叫，简直是拼了命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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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丫头的奶奶找到这个丫头时，这个丫头竟然哭了，泪流满

面。奶奶还以为是谁欺负她了呢。再问问，原来这个丫头是在为

那些尖叫的小猪而伤心。奶奶就说，真是傻丫头。

后来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次，连在里面卖苗猪的一个胖女人

都认识她了，她对丫头的奶奶说，要不，给你家丫头逮一只，养

养。奶奶说，养？放在手上养？让她和小猪睡在一起？要不这样

吧，你做做好事，把她也当作小猪卖给乡下人吧。那个胖女人竟

然答应了，还用臭烘烘的手来拉丫头。丫头吓得直朝奶奶身后

躲。把胖女人逗得哈哈大笑，差一点笑得背过气去。

奶奶以为这样能吓得住丫头，后来这个丫头还是喜欢一个人

去苗猪市场看人家卖苗猪逮苗猪。那些小猪是那么不愿意离开它

们的主人，一边叫着一边还在空中徒劳地乱蹬着漆黑的猪蹄，好

像这个丫头能听懂它们的叫喊似的。丫头听着听着，又哭开了。

奶奶想，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就给这个丫头讲故事。比如

每个人的屁股上生下来都有一处青紫的斑，那是因为人不愿投胎

转世，被管转世的官一脚踢的。做人苦啊，做人有什么做头呢？

做畜生更苦，做人之前必须先投胎做畜生，那个胖女人马小妹，

她家养的卖的小猪都是想做人的鬼魂投的胎。收鸭毛鹅毛的顾

四，他一生下来耳朵上就有一个豁口。那是他前世里做的是畜

生，刚被人杀死就急匆匆地来投胎了。

丫头还在问，那他前世里是做什么畜生的呢？奶奶就笑了，

你不是看过卜桂英杀猪吗？她用大秤钩子钩到的是什么？顾四耳

朵上的那个豁口是秤钩子钩的。你不要以为吃的是猪肉，说不定

就是吃的我们镇上刚死的邻居呢。

丫头真的被吓得个半死，以后顾四再在门口喊“鸭毛鹅毛

卖啊！”丫头再也不敢跟在后面学了。原来他过去是头猪啊，难

怪那些小猪会向他喊救命啊。奶奶还吓丫头，当心啊，你再去看

人家卖小猪，你后来就真的变成小猪，再也变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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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头真的被吓住了，耳朵里净是那些小猪的叫喊。丫头还问

奶奶，我们是什么畜生转世的？

奶奶就笑了，我们啊，比他们就多受了一道罪。丫头再想问

什么罪，奶奶却不说了。

有很多时候，奶奶总是在莫名其妙地打嗝。她为什么要这样

不停地打嗝呢？是不是她的肚子里的气太多了？反正丫头一记事

的时候奶奶就是这样说几句话打一个嗝，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

意思。丫头也问过奶奶，你是不是喜欢打嗝啊？打嗝是不是很好

玩啊？

奶奶不回答，总是摸着丫头的头，对丫头说，你肯定是在投

胎的时候太着急了，跑得太快，把裆里的雀雀跑丢了。这话就把

丫头的头说得低下来了。

弟弟王军是王丽萍八岁的时候才出世的，王军一出生，奶奶

就很少给王丽萍讲故事了。王丽萍这时也认识了刘琴，当然刘琴

也是喜欢讲故事的，她不讲那些鬼啊神的故事，她讲的故事可都

是真的，而且千真万确，她刘琴可以赌咒。王丽萍可从来没有怀

疑过。

刘琴说，人家说，陈家沟三汊港，十个姑娘九个养，其实是

十个渔船九个养。三汊港人没舅舅，也是因为渔船小，又没有其

他人，什么爸爸跟女儿哥哥跟妹妹的事太多了，有了小孩怎么

办？只有扔到河里，漂到了三汊港，就这样说起来了。刘琴还和

王丽萍在轮船码头那儿看到了一个死婴，像一个被剥了皮的大田

鸡。由于死婴的脸朝下，刘琴就敢肯定，这是丫头。刘琴还用竹

竿把那个死婴的脸翻开来，果真是个丫头。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王丽萍觉得她身体中的一部分也跟这个

死婴漂走了。后来王丽萍说，她死了也好，她马上就可以投男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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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琴可从来不相信这个，她说这是迷信，你说世界上有鬼，

你说谁逮到过鬼？她还说那个死婴也会变的，变成鱼了，鳗鱼很

肥吧，它最喜欢吃死人肉了。王丽萍吓得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

吃鱼。

有一次，放了一个电影叫《追鱼》。刘琴说，和电影里的一

样，刘琴的妈妈曾经不顾外公反对，选择了爱情。接着刘琴就谈

起了她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她外公为了反对她妈妈爸爸的爱

情，还用一根针戳瞎了她妈妈的一只眼。刘琴感叹地说，幸亏她

妈妈坚持，否则就没有她了，也就不认识王丽萍了。王丽萍为此

难过了好几天。

后来王丽萍讲给她奶奶听，奶奶听了之后笑得上气不接下

气，奶奶说，你不要跟那个刘琴玩，一步三个谎。她仇兰子的眼

睛是怎么瞎的，街上人都知道的，哄鬼啊。奶奶还问王丽萍，她

还放什么屁了？

王丽萍很是后悔，不过她还没有把刘琴告诉她的一件事说出

来，镇上有的人家，结婚那么多年就是不“开怀”，没有办法，

只好抱养人家的小孩“押子”，比如哪家哪家，刘琴说得有名有

姓的，有个人家的姐姐的名字就叫鸭子，肯定是抱养的了。王丽

萍已经是一个会把心事藏在心里的人了，她有点怀疑她也是用来

“押子”的。为什么她八岁时她妈妈才生下王军？她曾试探性地

问她妈妈她是不是从渔船上抱来的，妈妈的回答令她很沮丧，妈

妈说，当然是从渔船上抱来的。你爸爸上码头，人家渔船上正准

备把你扔下河，你爸爸说，你们不要，那就给我吧。

妈妈是在饭桌上把这句话说出来的，那时王军还在吃奶，奶

奶和爸爸都笑得既诡秘，又放肆，他们一点儿也不管王丽萍其实

快要哭了。吃完饭，王丽萍把王军的尿布拿到轮船码头去洗时，

看着东大河上走来走去的船，心里迷茫得很，眼泪就掉到河里去

了，哪一条船上有她王丽萍的亲生父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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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琴的肚子里真是有很多弯弯道道的，比如对于红色的认

识，王丽萍只能说出大红、洋红、老红、嫩红、粉红、浅红、水

红几种红。可是刘琴却能说出还有霞红、血红、火红、玫瑰红、

外国红、砖头红、山芋红、芦秫红、荸荠红、甘蔗红、对联红，

对联红就是那种被黑衬了一下反而更红的那种红。不过刘琴不太

喜欢穿红颜色的衣服，红颜色最容易褪色，而且洗一水褪一次，

把水洗得像卜桂英杀猪桶里的杀猪水。

刘琴还有一个惊人发现，每个人都有点瘸。王丽萍真是很吃

惊，怎么可能？瘸子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人，他是前世里做畜

生被人打瘸的。刘琴非说那是小儿麻痹症。她说的是每个人天生

的瘸。王丽萍说不过她，就姑且相信了。平时下了课不和刘琴上

一号的时候，王丽萍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看其他同学，再看

着顾国富，好像是一样，又好像不一样的，顾国富和其他人好像

都有点瘸。刘琴说，王丽萍你是不是爱上小瘸子了？王丽萍后来

就不再看顾国富了。

课间总有一群男生学着顾国富走路，一颠一簸，三包洋火；

一簸一颠，三包香烟。刘琴就咯咯咯地笑，好像要他们再颠，再

簸。直到把顾国富激怒了，然后他就追那些男生。刘琴笑得更像

一只生蛋的鸡了，一抖一抖的。那些小男生还故意装出要让顾国

富抓到的样子，等顾国富的手快要抓到时，那些小男生就迅速地

躲开了，顾国富经常被弄得哭了起来，直到许大作老师来的时候

他还像一个小女生一样哭着。许大作问那些男生，那些男生的舌

头就翘起来了，不知道，不知道，还带了鼻音。许大作老师又问

脸笑得红扑扑的刘琴。刘琴说，我不知道，我和王丽萍一起上一

号的，不信你问王丽萍，课间的时候，一号很忙的。当许老师把

目光转向王丽萍的时候，她的头已经低到课桌下面了。好在这时

顾国富哭得鼻子都塞了，他不一会儿就擤鼻涕，弄得呜呜作响，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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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像吹海螺了。

王丽萍觉得一个女生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出上一号就很不好，

刘琴不但敢说，还明目张胆地撒谎。王丽萍面对老师的目光就有

点迟疑，脸却不由自主地往刘琴那边偏。这时悲伤不已的顾国富

居然擤了一个响鼻涕，还起了嗡声，像吹螺号似的，呜———可能

他鼻子不通，他又擤了一下，还是像吹螺号，呜呜———

本来很想查下去的许老师也笑起来，顾国富，你是不是想做

东海民兵啊。所以顾国富有一段时间就叫东海民兵。而课间这种

游戏也很快被架鸡所代替，你想想，就连顾国富也跟着刘琴一起

喊，一颠一簸，三包洋火；一簸一颠，三包香烟。顾国富的赖喉

咙甚至比刘琴喊得更响，更炸，你说这游戏还有什么意思，还不

如玩架鸡。玩架鸡可不是用两条腿，而是用一条腿，连顾国富都

可以玩，而且他一度还成为常胜将军，要不是失败者总是以多欺

少一起上，他会成为架鸡王。这一点就连刘琴也看不下去了，顾

国富，顾国富，不要跟这些癞皮狗玩。

可是顾国富好像听不见似的，还在嗷嗷地盘着那条残腿，像

袋鼠一样向那群小痞子蹦去，架倒了一个，又冲向下一个，直至

几个小痞子一起把顾国富架翻。不一会儿，顾国富又成了冲锋

者，怒吼吼的，王丽萍觉得顾国富并不是去架鸡的，而是抱着炸

药包去炸碉堡。

放学后，刘琴总是拖着王丽萍去学校门口老周的小糖摊上喝

那二分钱一杯的薄荷茶，然后一起靠在被风吹得发黑的木电线杆

上，开那种带有香精味的嗝。刘琴总是开得很夸张，好像真有一

股强大的气流逼着她把嘴巴张开，妈妈哎，妈妈哎，又来了，又

来了。王丽萍看着不停地抹着胸口的刘琴，觉得有点惭愧，自己

怎么没有开出那样舒服的嗝呢。

等到肚子里的嗝开得差不多了，刘琴就跟她一起学供销社的

秦师娘走路。秦师娘走路有点内八字，再穿上中跟鞋，走路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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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弹一弹的，好像脚跟装上了弹簧。有段时间刘琴和王丽萍就这

么脚歪过来走路，王丽萍还被奶奶骂为妖怪精。不过她们只走了

一段时间就觉得没多大意思了。

还有一段时间，刘琴和王丽萍就学那个慧清师傅。剃着运动

头的慧清总是拎着她的铜箍香桶，香桶上还有一个带铜环的木

盖。慧清总是一边走，一边喊，还不是喊，而是在说话，轻雅雅

的，卖———小咸菜哦，卖———小咸菜哦。只说两声，绝不多说。

刘琴学慧清学得一点儿也不像，她怎么学也像那个卖米摊饼

油条的小洪，炸得很，满嗓子的油烟气，米摊饼、油条！米摊

饼、油条！哪里像慧清师傅，慧清师傅可是连破折号都说出来

了，卖———小咸菜哦，卖小咸菜哦。王丽萍只学了一句，就很像

慧清师傅。刘琴很是奇怪，王丽萍，你学得真像呢，你还是去和

她一起做尼姑吧，去跟和尚跑！我给你起个名字，叫慧萍。王丽

萍说，不能这样说，天上是有菩萨的。

自己学得不像的游戏她是不愿意再玩的，哪怕再有意思也不

行。刘琴后来又悄悄学成了英娘穿着大脚裤子在反弹琵琶，那可

是年历画《丝路花雨》上的女主角才会的绝招啊，刘琴到底原

来是文娱队上的。

现在她们开始在路上数瘸子玩。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真是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三汊港怎么会有这么多瘸子呢。

而且每个瘸子的重心都不一样，所以他们一撇一捺的方式各不相

同，有的先捺，有的只是不停地撇。那个总喜欢喝醉了酒脱光了

在大街上狂奔的汪有付家就有两个瘸子走过去了。

医院里的吴红霞一手拿着橡皮管，一手拎着配好了药的盐水

瓶，气呼呼地朝她姐姐家走去，她每天都要去为她姐姐挂水。吴

红霞对刘琴说，琴丫头，你妈妈在买黑市炭，你为什么不去帮帮

她？还不如不养这个丫头呢。刘琴不说话，只是捂着屁股喊，哎

１１



薄摇荷
遭燥澡藻摇摇

哟，哎哟。刘琴是在说吴红霞给人家打针把针头戳在人家的屁股

上拔不下来的事。吴红霞脸上的雀斑一下子都气得鼓起来了，瘟

丫头，将来没人要的瘟丫头。刘琴一边揉着屁股，一边说，哎

哟，哎哟，我嫁不出去了，我嫁不出去了，可怜可怜我吧。

刘琴就是这样一个人来疯的人。等到那个叫做小黄的老瘸裁

缝来了，刘琴的屁股疼得更厉害了，就像断了一条腿似的。小黄

好像没有看到她在学瘸子，居然还笑眯眯地问刘琴，上次给你妈

妈做的春秋衫抱身不抱身？刘琴笑得一口气快要接不上来了，抱

身，抱身。刘琴真是一步三个谎，上次王丽萍在刘琴家她妈妈还

抱怨这件春秋衫肯定不是小黄做的，而是小黄的徒弟做的。

小黄瘸得跟别的人不一样，他像是在地上拾东西，并有节奏

地一路拾过去。刘琴真是胆大，她竟敢跟在小黄后面学着小黄一

蹲一蹲地拾东西。刘琴还没拾回来，王丽萍就又看见了一个瘸

子，王丽萍忍不住叫起来，刘琴，刘琴，又是一个！刘琴抬起头

来，好像受了惊，脸色就变了，然后折身就溜。王丽萍知道不好

了，再仔细一看，这哪是瘸子啊，分明是她们的班主任许大作！

许大作哪里是瘸子啊，可气喘吁吁的王丽萍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眼

睛看花了，许大作真的有点瘸呢，他这么一瘸一拐的。王丽萍还

做了示范，就这么，就这么，不明显的，但是肯定瘸。

回到家中，王丽萍书包还没有来得及丢下，奶奶的骂声就飞

了过来，死丫头，你放了学不回家，又待在哪儿寻魂去了？要在

平时，王丽萍早就回嘴过去了，老师叫我们大扫除。可王丽萍没

有说，而是笑着看已经驼了背的奶奶一瘸一拐地去门口收那阀子

门上的煤球。奶奶总喜欢在早上把掏出来的炭屎掰开来，把其中

的黑的再用水和一下，用铁勺一勺一勺挖起来放在阀子门上，弄

得阀子门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黑点。

奶奶收好了煤球，忽然看到王丽萍还在傻乎乎地看着她，死

丫头，你丢魂了。奶奶一边打着嗝，还准备用黑糊糊的手来靠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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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额头，被王丽萍躲开了。奶奶还在一瘸一拐地走，奶奶怎么一

下子就瘸了呢。王丽萍就这么想着，妈妈和弟弟王军也一瘸一拐

地走过来了。王军瘸得很明显，怎么可以这样？等到全身柴油味

的爸爸从农机厂下班回来时，王丽萍吃惊地发现，怎么王志刚也

瘸了？

过了好多天，王丽萍感觉到自己的腿也出了毛病，好像左腿

比右腿短了一点，所以她那几天总想尽力纠正，最后还是王军骂

醒了她，瘸八仙，瘸八仙，王丽萍是个瘸八仙。

王丽萍这才明白过来，不是她的腿有了毛病，而是她上了刘

琴的当了，中了刘琴的毒了。

圆

王丽萍和刘琴好，主要是她们谈得来。刘琴说她的妈妈爸爸

都喜欢她的大姐刘红。刘琴说，刘红是他们的宝贝，是他们的大

拇指头，而她呢，则是他们的小拇指头。刘琴甚至还告诉了王丽

萍一个秘密，周鞋匠的婆娘张巧华和粮管所的范冬梅好，张巧华

昨天还被周鞋匠的儿子打了几个耳刮子，嘴巴都打肿了。

王丽萍也忍不住告诉了刘琴，你还是家里的小拇指头呢，我

连小拇指头都算不上，我真怀疑我不是他们生的，而真的是从渔

船上捡回来的。王丽萍还举出了一个例子，那一天吃芋头烧鸡，

我最不喜欢吃鸡了，况且还是只死鸡。菜盆开始是在我这边的，

我一块都没动，可是我妈妈还是把菜盆移到王军那边，而把一盆

老咸菜移到我这边。这个就不谈了。第二天他们全都泻肚了，这

不怪我是吧，可是他们，尤其是我妈妈，她竟然骂我，说我是扫

帚星是贱货怎么不早点死啊！王丽萍说到这里眼泪都掉下来了。

王丽萍说，刘琴，我就你一个好朋友。刘琴也说，王丽萍，你知

道的，我也只有你一个好朋友。第二天，刘琴约王丽萍一起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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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厕所，刘琴送给王丽萍一个洒金的有机玻璃发夹，簇新

的。王丽萍紧紧地握住了刘琴的手，直到上课铃响，两人这才奔

向教室。

已有好长一段时间，王丽萍都没有和刘琴放学后一起走了，

一是奶奶被妈妈赶到叔叔家了，王丽萍每天必须回家烧饭，而且

刘琴的妈妈又小产做小月子了。二是王丽萍家住在镇南头的冰房

巷子头上，而刘琴家住在北头的大虹桥下的刘家墩子，两家离得

远，否则两个勾死鬼都可以一起上轮船码头淘米洗菜的。

不经常在一起，两人好像有点儿生分了，见了面总是怪怪

的，主要是王丽萍，总感觉到自己首先背叛了她与刘琴的友谊。

好在暑假到了，家务活也就那么多。闲下来时王丽萍就想刘琴，

刘琴她现在在干什么？刘琴现在想不想她？刘琴是不是一个人在

街上数瘸子？有几次她都听见刘琴在门外喊，王丽萍！王丽萍！

王丽萍就丢下手中的铜铲和快要沸的油锅奔出去，可是外面连人

毛都没有。后来刘琴真在外面喊她时，她反而觉得这不是真的。

刘琴说，王丽萍，我们去管家茶炉听杨玉英说《红楼梦》。

王丽萍有点迟疑。刘琴说，杨玉英不但会说，而且还会唱，

不是淮剧，而是越剧呢，杨玉英唱着唱着还会哭呢。

刘琴飞快地把王丽萍手中的毛豆夺下来，拉着王丽萍就走，

王丽萍跑得鞋子差一点掉下来，刘琴还没有忘记她，是还把她放

在心上的。

等刘琴和王丽萍走到管家茶炉时，管家那个矮奶奶正在绘声

绘色地讲顾四怎样怎样打杨玉英，有一次，顾四是半夜里打的，

可杨玉英不敢哭，她说她哭的话人家听到了还以为她不肯的，而

顾四不把杨玉英打哭是不会停手的，最后还是她儿子国富醒了，

顾四住了手。真是作孽啊。

王丽萍是听人讲过《红楼梦》电影是多么多么的好听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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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县城已经开始演了，杨玉英是偷偷地乘轮船去县城看的。王

丽萍没有听到杨玉英唱《红楼梦》，刘琴觉得对不起王丽萍，就

说，我去跟你一起剥毛豆，我给你唱《红楼梦》。

刘琴的嗓子是很有味道的，王丽萍就在妖怪精一样的刘琴唱

歌声中剥毛豆。刘琴只会那么几句，王丽萍已经非常满意了。天

上掉下个林妹妹。刘琴在唱这句歌词时还搂着王丽萍作端详样。

林妹妹，我来迟了———刘琴在唱这句歌词时王丽萍的手一

抖，一群刚剥好的毛豆就跳到了地上，然后就激动地像下课一样

在王丽萍的目光中蹦啊蹦啊。

刘琴还告诉王丽萍，她以后再也不用服侍她妈妈做小月子

了，她妈妈结扎了。刘琴还约王丽萍，等王丽萍有空的话，她将

和她一起去县城看《红楼梦》。临走时刘琴还告诉了王丽萍一个

秘密，许大作可能正在和刘红谈恋爱，这是绝密级的消息，绝对

不能告诉别人的。还是许大作主动追求刘红的。

要不是王丽萍的妈妈回来了，刘琴肯定会告诉王丽萍更多的

消息。王丽萍的妈妈看着刘琴的影子说，勾死鬼又来勾魂了，丫

头，我可告诉你，刘家的门风不好，你看刘红都谈了几个了，还

拿乔呢，不过是小小的临时工。你可不要跟在后面把名声窜坏

了，将来嫁都嫁不出去。

乘轮船去县城看《红楼梦》的人越来越多，本来很忙的轮

船就变得更忙了。那时很多人都说，看《红楼梦》时要带十条

手帕的，比《卖花姑娘》苦多了。更为夸张的说法是看过《红

楼梦》就是现在死也值得了。这些说法主要是王丽萍的妈妈带

回家的，她说完了就叹气，一声接一声的，我们命苦，什么时候

我们也能把这一大家子丢下来。她的意思其实是想去县城看电

影。

这种想法弄得王志刚直骂，看什么电影？我们三汊港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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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演了。王志刚甚至有一次从他每天去出恭的大坊带回了消息，

老秦主任在大坊里说了，他负责去找文教局，优先把电影给三汊

港放，三汊港可是老区呢。

王丽萍的妈妈听了之后鼻子哼了一下，本来王志刚的心情蛮

好的，就因为这一哼把他的火气哼上来了，王志刚就在那天早上

掴了他婆娘一个耳光，然后早饭也没吃就去农机厂上班去了。替

王军穿好鞋子的王丽萍看着呆坐在床踏板上眼泪汩汩的妈妈，觉

得面前这个女人变得很陌生。

果真电影《红楼梦》要到三汊港演了，三汊港有的人家都

去陈家沟带乡下亲戚了。三汊港这个地方有一小半人口是定量户

口，是仅次于县城的第一大镇了，这种身份令三汊港人十分骄

傲，三汊港人总是称周围的人叫乡下人。陈家沟只不过离三汊港

三里水路，三汊港的人仍把陈家沟的人叫乡下人。什么乡下人屙

屎头上硬。乡下人上街，大篮子一拐，黄烧饼紧塞，供销社相

呆。就连那些不是定量户口的墩子上的人也这么说，陈家沟的人

就有点不服气了，你们三汊港的人也不全是吃国家粮的。他们是

说住在镇周围的那些不是国家户口平时吃黑市米的一些手艺人或

者贩青货的人。

话是这样说，陈家沟的姑娘还是愿意嫁到三汊港的，哪怕就

嫁到墩子上。好在三汊港和陈家沟这两个地方名声都不是很好。

很远的地方都知道一个顺口溜，陈家沟三汊港，十个姑娘九个

养。许多从轮船上下来的外地人总是喜欢暧昧地问三汊港的小

孩，陈家沟三汊港，十个姑娘九个养，还有一个姑娘呢？

谁都知道这不是一句好话。外地人就笑了，我来告诉你吧，

还有一个姑娘是老娘，老娘就是接生婆。你说这些外地人下流不

下流？三汊港的人为这句话曾辩解过，解放前三汊港商船多，最

远的还有山东和湖北的船，都是那些陈家沟的姑娘冒充三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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